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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i Xi is the important leading figure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He chooses to live sec-
ludedly in Cuiwei Mountai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to keep his moral courage.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his history ideology to explore his inner world and his purse of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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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魏禧是明末清初思想史上重要的领军人物，在明末清初的大变局中叔子等易堂九子选择了隐居翠微山，在

躬耕之中保持遗民的气节与忠孝的人格追求。同时，魏禧又四处交游，颇为重视经世致用与以史为鉴，体

现出作为遗民的现实关怀。本文即从叔子的史学观入手，探讨作为遗民的魏叔子的内心世界与人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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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魏禧(字叔子)是明末遗民，生在明末社会动荡之际。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民不聊生。怀着对故

国深深的眷恋和对新兴的满族政权的抵制，叔子一家隐居在江西翠微山，终身不仕，纵情山水间以此来

保全作为遗民的忠孝气节。这种对忠义的极力提倡，是其对自身遗民身份强烈认同的根本信仰。另一方

面，作为遗民，叔子又在时刻反思明亡的教训，反思明末空疏学风带来的不良影响，突出体现在重视史

学的借鉴与经世作用，倡导实际学问，力图以此改变学风。 
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提倡格物致知，主张学问的根本是要服务于现实，特别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让士大夫以积极入世的态度面对现世社会。在明末清初的巨变时代，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都处于巨变状

态，让引领风潮的人物此起彼伏，在这个背景下经世致用成为学风的主流，而叔子在这一潮流和传统影

响下，其学术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易堂九子是开拓清初学风的代表性人物，叔子深受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性格上豪放，个性上

不拘小节，曾经步履遍及南北，交友涉及遗民跟各行业的人才，这对开拓叔子的眼界心胸产生了莫大影

响，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对其学问产生了巨大影响：重视实际才干与实用，贬斥空虚无用之学。在历

史观上突出强调智谋与权谋的作用，在评判历史人物时注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公正评价，杜绝

空谈与迂腐之士。通过交游与隐居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人生追求。 

2. 史学经世思想 

叔子认为学问的根本是能通今达变，而非空谈书本与写八股，这是历史发展潮流中呼唤的人才，也

是变革现状最急切之事，而现实中科举下出现的迂腐之辈，让叔子感叹世上无实际才干的人才，外篇卷

之一论引，“余往治制艺，不喜规矩先辈，独思以其说明古人之义，制体不同，浸淫乎论策矣。呜呼！

论策制科，此余之志也夫”[1]。叔子还揭露当今官场无甚经世之才，他们只是科举制下形同玩偶的迂腐

之人，成为国家的累赘人民的负担，“每读国史，清谨忠直者不乏人，而才略逊前代远甚”[2]。在明末

这种颓废空虚的士风影响下，官员徒有文辞之饰，腐败无能，社会风气败坏，遂造成国弱民贫而亡国的

惨痛教训。有鉴于此，叔子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故叔子在文集中屡次关注涉及时政民生的重大问题，以

此才能挽救学风挽救国家于危难。 
1) 明季学风浮虚，遗害甚大，对明季学风进行批判，首先就是要辨清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是非。

“易堂诸人能够打破门户之见，并崇程朱、陆王之学，认为二者并非水火，恰恰是殊途同归，一脉相承

的”[3]。对于长久的程朱、陆王的争辩，只会助长空虚学风，必须立马刹住此风，认为两者本是一家一

脉相承，无须过多再争论。“愚谓今日亦 不必更拈畏天命三字特作宗旨，盖主敬中已具有之，而不立名

目，尤可以化从来道学家门户蹊径之见，息天下之争”[4]。而阳明学则成为众矢之的，晚明的“狂禅”

派导致学风颓废，故叔子极力提倡实学，崇尚实际学问“尝一再游江淮，所交东南士，率多能文章，

矜尚气节，求所谓以当世自任负匡济真才者，则又绝少”[5]。叔子极力主张去虚妄，并引出历史上的

教训，在《春秋列国论》中批判了空讲礼仪而孱弱不堪的周王室。“今夫衣冠揖让所以卫身，人之有

赢毁之疾者则必思剂药物、适饮食以调治之。释此不为而独恃衣冠揖让，岂有济哉？”周王室自欺欺

人，自以为谈礼守礼可以抗强敌，最后成为笑柄。在国难关头，叔子警戒人们空谈心学跟空谈礼仪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306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一正 
 

 

DOI: 10.12677/ass.2019.83064 457 社会科学前沿 
 

危害是一样的，这样不注重实际才干而空谈，是重蹈历史的覆辙。叔子提倡经世致用，此论是对崇文者

的抨击，可谓石破天惊，也是对明朝空谈误国的反思。一个国家的强盛，是需要经世致用者的存在，而

非空谈误国。 
2) 叔子认为经世致用之“用”，最应该关注的是国家内政大事，以及跟国家生死存亡相关重大问题，

特别是导致明亡的几个关键历史问题，尤其当注意。明末党派林立，是造成明亡的巨大教训，在遗民心

中对明亡的经验总结成为重要的课题。叔子立主去朋党，清内政。叔子认为“朝廷有党则国将亡，汉唐

宋是已。”：“欲去异己，必先植同己，门生故吏，荐引称誉之方不遗余力，使布列于朝廷。”朋党之

间同己者则互相称誉，不同己者则不分黑白的攻击。更有甚者，打着君子旗号，为己乃至家人牟利，日

取小人而抨击之，造成道德纲常不复存在。最后让国家受损。故叔子得出“取小人之党易，去君子之党

难”[6]；对于明朝长期存在的宗室分封，徒增国家负担，而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宗室无能，无以匡

扶王室，叔子建议“宗室莫若以郡县为经而纬以封建。明幅员之广，軼于汉唐，区天下而分之。”宗室

被过分削弱造成危难时皇帝无宗室力量帮扶，故赞同有限度的封建，“故参次以王公之封，王之略百有

五十里，公之略百里，使世有其土而制其政令，以残错于郡县之间。且夫天下至大，天子之子弟至少也，

度其人之封地不足以当王朝十一”[7]。这些藩王的封地小而错于郡县间，国家和平之际无力反叛，国家

有难之时则可以兴兵救难，有限分封可以去封建之弊而得其惠。 
3) 叔子经世致用之根本是为了国家和民生，叔子敏锐指出，国家存亡根本在民，民本思想是儒家思

想中重要的一点，重视民生，才能让国家根本牢固，《再与胡给事书》“《传》曰：天立君以为民。孟

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其事理已备。然不求贤士相与共济，则其上虽有仁心仁政，而民终不可得而

爱”[8]。还直接上书给当朝重臣，以实际行动，以求改善民生“抚军莫先于清吏，吏清而后民安，民安

而后可以行法，法行而后政举，政举而后礼教兴而后风俗成”[9]。经世致用的根本，是为了国家民生。

体现了叔子作为遗民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经世思想。而叔子在学问之中，又尤其突出史学经世的作用，认

为史学可以强烈的关照现实，给现实以指导借鉴作用。 

3. 强调关键人物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3.1. 人物评价中决断力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特别是心学流行的时代，对传统道德的讲究达到无以

复加的地步，诚然道德气节作为儒家追求的终极价值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作为遗民，叔子也不例外，

但在推崇忠孝观的同时，在明末乱世和空虚学风之下，智谋和实际才干的作用则往往能够力挽狂澜，给

本已混乱的社会带来实际性的转变。提倡权谋表面上似乎与儒家传统思想相互背离，于是叔子有一段与

朋友关于权谋的争论，“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区区有利于一时，遗害后世不小；经义气节之士，虽未必

见用于当世，而启迪万世人心，维持万古纲常者，功甚大”[10]。大概代表了传统士大夫对于权谋违背了

儒家仁义会祸乱人心的担心，过于强调权谋是否会带来人心不古？叔子解释道“大约君子处国家大事，

有决不可用小人之术者。……盖时方平缓，则尚德义，立威信，虽君子之智术，有所不事。时当危迫，

君子之智术有不能济，虽借用小人，其心事固已共见于天下矣”[11]。叔子指出，在民族危难关头，君子

可用小人之术，“他极力主张“义”应该以“利”即“天下之大利”、以“公利”为内容目的和标准”

[12]，凡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用权谋可以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这跟儒家道德并不冲突，不必拘泥僵

化于教条。“凡遇大事，有必欲为而难为者，怠则当机而失，后不可補”[13]。这是鉴于无实际才干，官

员昏庸无能而让异族定鼎中原的深刻反省。 
叔子列举了很多历史上因决断得当而成功的事实。能成大事者，当有一强有力的帮手在关键时刻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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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出，如伊尹辅助汤讨伐夏桀。外篇卷之一《伊尹论》“尝观古今国家危疑之迹，非常之举，身当其

任者，既已内断于心，则必求夫强力明决敢犯众议者，挺身以发其难，然后大事可济，未有恃一人之力

以成事，亦未有临事仓促而能得人者”[14]。伊尹在关键时刻犯众议支持汤，后来之大业才有可能成功。

而这个关键阶段的决策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实际才干，只有有头脑有决断力的人，往往能点石成金化险为

夷，又如《雋不疑论》“古之能断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众议有所不能夺。”

雋不疑果决以理处置了真假难分的卫太子，一时人心皆服，一场风波才平安度过。如果纠结于真假太子，

优柔寡断，后果则难测。“唯以卫太子得罪先帝为有罪，则真伪可以不辩，而汉人笃信《公羊》，引经

以断，亦无复知其非者，故众议可以一言而决。甚矣！不疑之能权也！”[15]不疑凭借卫太子得罪先帝一

条，引汉人深信的公羊春秋之义折服众人，善于决断的人一定善于在纷繁错杂的众议中一锤定音，化解

众人的争纷，成为最瞩目的舆论引导者。这些具有独断力跟担当的人才，恰恰是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最

缺乏的，叔子推崇他们，显示出对现实强烈的关怀。 

3.2. 强调谋臣跟智谋的重要性 

叔子认为成大事者，必有智谋，也必有谋臣相助，否则事难成。《陈胜论》“古今发天下之大难，

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有人为之谋主；谋主立，而群才有所凭辏而进”[16]，谋臣好似中流砥柱，可以稳定

人心，吸引更多人才。并指出陈胜败亡之因，在于无谋士，虽用一吴广，亦是小器鄙夫。用人及谋略在

战争中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往往是制胜的关键所在。在评价秦国最终能一统六国时，关键在于范雎远交

近攻之策，“在范雎远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强坐大西陲者，则在近攻而远者不交”[17]。秦国

先期策略在于伐巴蜀取汉中上郡，而不参与诸侯国的争霸，避免了诸侯混战保存壮大了实力。理性正确

的国策对国家盛衰之用可见，只有头脑清醒有智谋者，才能让国家真正自立于不败之地。 

3.3. 褒扬具有敏锐洞察力和远识气量的历史人物 

叔子认为只有有气量的人才能真正发现历史大势顺应历史潮流，在关键时刻做出有利于个人和国家的

正确抉择，实现个人抱负。如张良助汉灭楚，本有机会中途扶韩复仇实现自己的初心，而最后始终眼光长

远选择尽忠汉朝，《留侯论》中“六国立则汉不兴，汉不兴则楚不灭，楚不灭则六国终灭于楚。夫立六国，

损于汉，无益于韩；不立六国，则汉可兴，楚可减，而韩之仇以报”[18]。不知者误以为张良前后行为不

一致而不忠，没有对国事对历史通篇的认识，极容易在关键时刻抉择错误。而褒扬有远见的鲁肃，因其一

人之器量，而三国鼎立之势成。“弟读《三国志》，叹此时人才，诸葛君而外，推断鲁子敬为第一。是时

英才辈出，止知各为其主，独子敬能见大体。故于曹氏力拒降议，于昭烈则曲为扶持”[19]。 
相反远识不够者，往往成了时代落伍者，看不到历史的走向与出路，必被历史淘汰。又找出反面案

例，《尉佗论》里叔子批评了尉佗在秦末纷争中的不作为，鼠目寸光，楚汉之争时看不到逐鹿中原的大

时机而死守本土不敢出击，最后又不知轻重对抗汉朝而丢掉故国。“为佗之策有四，而佗得其又次者……

垂头塞耳以自全，功不及天下，名不显于诸侯，是谓又次。然且保境息民，德施甚厚，不智，小以谋大，

不力，轻以任重，自度其所可能，苟安而止，不以毒祸百姓，盖犹有足取者”[20]。批判没有远见魄力而

循规蹈矩的宋代群臣。叔子《宋论上》开篇就提出“天下之乱，不乱于既乱，而乱于既治；国家之祸，

不祸于小人，而祸于君子。”“而既治之乱，君子之祸，则谨守绳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不敢断然

出其言以正告于天下”[21]。叔子认为北宋之政治，罪不在章惇、蔡京，实在司马光、吕大防等养痈遗患。

南宋之祸，其罪不在秦桧，而实在岳飞韩世忠等贤将坐失其机，岳飞完全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甚

至可以在功成之日清君侧，手中之兵权尽可为国为民尽忠，“忠武一日为纯臣，则举朝忌之杀之，忠武

一日为叛将，则举朝畏之尊之”[22]。宁肯多些魄力远见，也不能墨守成规，甚至跋扈自强为国尽忠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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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受屠戮要强。这莫不是鉴于本朝吏治腐败，养痈遗患的深刻反思。叔子急切呼唤有真才实干的人才出

现，有魄力远见的人才出现来挽救时局。 
4) 重视识人察人，以史鉴今。历史的重要作用便是以史为鉴，《蔡京论》中蔡京力行差役法，迎合

司马光而后受重用，以其表面忠诚迷惑他人。叔子由此得出“有希君相风旨，以忠直为谄谀，廉洁为势

利者；有性之所秉，长短各殊，或刚介而嫉妬宽厚而贪汙者。”叔子感慨识人之难，小人之伪装往往让

人难以洞察，作为君子只有保持好自身的修养，持公心，作为执政者，识人是保证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

选拔品行、才能兼优的人才是关键所在，以此警戒时人，慎选人。 

4.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评判历史人物最易陷入主观臆想，最后是非颠倒，无法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正确的评判历史人物

可以说是史学家最重要的责任。叔子善于从当时实际出发，设身处地的评判历史人物，又善于考证细节。

“愚谓会讲日当分三事：一讲学，今所已行是也；一论古，将史鉴中大事或可疑者，举有三要：曰设身

相质问，设身古人之地，辨其得失之故”[23]。“躬庵尝言读史，曰论世，曰阙疑，其高者尤能于无文字

处得古人要害”[24]。只有深思细探，才能打通历史的关节，发现深藏在历史湖面下的宝藏而为己所用，

唯有这样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有益处当世。 
一般人认为宣武门之变是唐太宗一生中的污点，杀兄之罪永难抹灭。而叔子则力推翻前论，认为秦

王李世民的即位是合理合情的。首先最初始时兄弟关系尚好，何人即帝位都不会带来杀身之祸，秦王无

杀兄的初心与动机，“秦王之心，以为天下既定，兄弟相安，吾为王可已，岂意其必杀己哉？”乃至第

一次高祖以太子位让予世民而世民拒绝足以证之，并非后人所论世民好推让之名。直到后来兄弟之争起，

也是建成、元吉首先鼓动，必致世民于死地，“且秦王必不可居洛阳，何则？重耳当列国时，越境则献

公之令不行，而重耳可生。今四海一家，他日得罪，其可逃诸突厥、吐蕃乎？建成、元吉内结妃嫔，外

结德彝，是郦姬二五之谗已深也。”秦王无论是身在朝廷还是远离朝廷，都是死路难逃。宣武门之变实

是出于无奈，故叔子认为“秦王不可以罪名也”[25]。在道德评判的同时，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情景，窥

探历史人物的内心，给予太宗公允的评价。 
又能细节中见大问题，叔子以好名否定太宗初次推让太子之位，然又能以太宗好名定性之事件见太

宗纵囚之事。《续纵囚论》里叔子认为太宗生平勇于好名而过其情实，太宗纵囚是料定他们必会自动归

来，即使不自动归来，州县地方官也会想尽办法督促囚徒，顾及太宗好虚名的面子。“上逆其必来而纵，

而下亦逆其必赦而来，不然，太宗之德不如是盛也。”叔子批判太宗纵囚之事，“舍圣人不易之常法，

而矫情好奇，以侥幸一时之名，往往求荣而反辱，扰无事而多事。呜呼，吾未见其利也”[26]。《续纵囚

论》在《唐太宗平内难论》后，两文都涉及太宗，然皆有太宗好名之争论，叔子能于细节中见性质之大

不同，给予了两件事完全不同的评价，可谓见识之深，对历史评判的严谨与细致。 
评价历史人物时叔子又持辩证观，从多角度切入真实全面评价。唐肃宗灵武即位，历来便有争论。

代表观点有范祖禹的以子叛父，王生愈的即位正统论，两论观点完全相悖。叔子则认为肃宗不必称帝西

北，仍然可以太子身份号召天下兵马，称帝不是号召天下的必然选择。叔子从另一面又分析肃宗又有必

须称帝之举，国家只可有一主，玄宗用人好用小人，政治不清明，而恢复之际唐肃宗所用之人又非玄宗

之人，如此之下军心难稳，凝聚力不足，“明皇任小人，穷声色奢侈之欲，毒乱天下，与徽宗略同。向

使肃宗以太子收两京，而明皇为天子，天子耄荒，小人因缘用事，必又置其所爱而除其所憎，建功之臣，

廪乎有不保首领之懼”[27]。故唐肃宗有必须即位之举。由此叔子得出“论理者必深穷其是非之尽，论事

者必深穷其利害之尽”“夫人之论，亦所谓不能深穷其说者也”[27]。只有这样穷究深入思考，才能真正

发现问题，给予历史人物以公允评价。同样在《苏云卿论》中，叔子也是一分为二辩证深入的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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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云卿在南宋政权危难之际，选择明哲保身静默不语，“坐视君父危亡，天下涂炭，漠然不动其心，则

上不忠于君，下不义于友”[28]，表面上是不忠，另一面在朝政由张浚操控的情况下，张浚为人刚愎自用，

云卿深知不可与其同事，只会带来灾祸，故婉约辞去。“吾于此见云卿之知浚，而浚之不知云卿”[28]。
两面辩证足以见叔子察人之功底，也可见叔子对历史人物同情之理解，不可以表面现象或苛刻的伦理道

德棒杀一切，足见公允在历史评判中的重要性。 

5. 崇尚儒家正义史观 

5.1. 叔子认为史可以鉴世，正确的史观对研究历史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魏叔子一直倾心“左传”学。“禧二十年来殚心《左传》，成《左传经世》一书，尝就正道，谬许

为二千余年多仅有”[29]。史学历来就是警戒借鉴当下，叔子极其看中左传之学，即是看重其借鉴之用与

微言大义，可以警戒君子谨慎，可以从义理由上约束小人；叔子发论谨慎细微，求远见灼识又不敢以高

论求名，“究诸史之未发而不为放言高论以骇世”[30]，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涉及到君臣大义，谨慎细微可

以为后世提供足够的借鉴，“盖此论关系兄弟君臣大义，言不合道则贻祸天下万世不小，不独文章工拙

之故，请极言之”[31]。可以戒善恶，“抑史传之作，所以纪善恶也。善恶之人往矣，而必书者，所以备

法戒备法戒也”[32]。又有读史之法“读史易使人心粗，如云过独木桥易跌。是要人细心读史之意，非谓

桥不须过，后人误认此语。”：“伊川每读史到一半，便合卷思其成败，然后再看，有不合处，又更思

之”[33]。认为研究历史需要细心品味，于是非成败处更需细细探寻，此处方是义理之处，方是可以警戒

后世以照现世的根本，才能真正打通古今，有益于现在。 

5.2. 历史中正义一方往往成功，而失去道义的一方则以败告终。 

叔子认为三代必可复，追求真正合理而公正美好的世界秩序，这是历代儒生的追求。“当此之时，

有圣人出焉以救之，则为三代之治；无圣人以救之，则为三代以下之乱，故曰三代必可复也”[34]。这是

叔子著史的前提，也是叔子在困难的隐居、交游中支持他的信仰砥柱。 
不遵守正义，必会失败。不义之战，只会带来灾祸。《春秋列国论》中，叔子批评郑国喜好逞强示

武而亡国，“其兴兵构怨，恃威力以侵凌小国者，莫郑为甚。夫以兵始者，则必以兵终”[35]。在评判晋

楚时，晋国能长久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支持，管家在于持心仁厚以得民心，“晋楚皆恃其诈力，而晋犹彬

彬然以礼义持其外，楚则济以凶悖，惟利所在，悍然轻犯大难而不复顾，此楚所以当强也。然诸侯服晋

久而不叛者，亦在于是”[36]。在智谋的同时，遵守正义获取民心，是制胜的关键所在，“夫能以智力争

城略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规模，能屈志协力以得将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泽以得民心”[37]。 
叔子认为政治行为和政策必须符合道德规范。《晁错论》，魏叔子认为晁错削藩的方略是正确的，

但是方式是错误的，“是故离其交而乘其敝，缓其谋而分其力。秦之并六国，汉之蹙楚，莫不由此。未

闻有欲谋其人，顾先声以动之，而激之以合其党也”[38]。同时在《晁错论》后附有门人涂尚松的评价“尤

贵心足信服于天下，然后大难除，而国之元气不伤，人心益以固结。万世之濞尽缚于此，不诚然哉？”

[38]叔子录门人之评论如下，见其权变之中亦有重道德之意，盖叔子之权谋亦是儒家之范畴，道德之根本

未变。 
叔子推崇正统论，《汉中王称帝论》中，费诗劝告汉中王缓称王之事，叔子认为是“诗不知权，则遂

失其经”。费诗认为汉高祖取天下，与楚约，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且其时，汉

献帝已被废，汉室颓废，曹丕自立，宗室无有存者，此时的形势，与高祖之时形势不可相较，更应缓称帝。

叔子则从延续正统的角度认为应该早称帝，“盖为祖宗延一日之统，犹愈于其遽绝也。……如此则高祖、

光武之统已绝于黄初之二年。后虽有执义之士，欲以正统归汉而无由得。是故汉祚所以少延，汉中王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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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帝之为之也”[39]。此一时彼一时，即使外在环境恶劣，但正统不能放弃，祖宗家传不能放弃。 
叔子认为正义会得上天眷顾。“公剿除群盗，宣力不懈，其以杀人为生人者，固足以寿公而有余矣”

[40]。而作恶会得到恶报，叔子认为宋高宗篡位弑君，恶贯满盈理应受到惩罚，“灭天理者天必弃之，光

宗病后，不数年而死，而太宗享国长久，子孙之为帝者迄高宗始绝。甚矣乎，天道之疏也！”[41]通过这

种史观的指导，叔子认为可以改变风气，宣扬正气，挽救颓废腐败的社会风气。 

6. 明遗民的气节歌颂和人格追求 

6.1. 叔子选择隐居翠微山 

在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残破不堪，灾害不断，民不聊生，“江南号称乐土，然民困服役，不啻十室

而五。而扬之下县，七年被水灾，民死亡殆尽。前八月，予之兴化县李廷尉疾，舟百里行田中，茫洋若

大海无畔”[42]。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当时士风败坏，尤其是入清以后，苟安于世而失节者颇多，叔子感

叹“及其既久，禁网少疎，时和物阜，天下相安无事，则萎靡销铄，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狷介贤明之

士接踵而有”[43]，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兵乱祸害不断，异族入主中原，生存或死亡，即殉国与否，是遗

民考虑的首要问题，虽然很多人选择了殉国，但同时又有很多人选择了生存。在生与死之间，遗民们面

临着种种焦虑与困境。出于避祸或以保留作为遗民的气节和对故国的忠诚，叔子拒不与当局妥协，选择

隐居翠微山。“他们往往以隐居山野、躬耕力食来保全其气节，表明其与新朝势不两立决绝态度，是对

新朝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抗，是谓对前朝之忠；躬耕养亲，穷居无怨，是谓之孝”[44]，在叔子一生中遗民

的身份认同及对忠孝的坚守成为他在乱世中的心灵支柱，“遗民及遗民心态贯穿了魏禧整整一生，不仅

影响了其诗文创作，而且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事及人生旨趣”[45]。同时，遗民身份的保留，让叔子随时感

觉身在危难之中，认为危世之下该有所不为，尝劝人隐居，“足下举室流连危城中，是悻祸也。夫祸不

可悻，悻不可尝，尝不可恃，恃尝悻以免祸，君子不为”[46]。作为遗民叔子时刻保持谨慎，讲韬光养晦，

不求虚名以免招祸，“此时不深自韬晦平淡，将来恐不可知”“坚持此名，致死而无悔矣”[47]。即使在

隐居时也时刻处于忧患之中，一生保持忧患意识“自汝生至今时，皆与忧患为始终”[48]。在这种背景下，

在内心的紧张与冲突中，回归山野寻找真正的自我，徜徉于翠微山中，试图获得心灵放松的自由与人格

真正的完善，“山四面峭立，中开一坼，坼有洞如瓮口，伸头而登，凡百十余丈。及其顶，则树竹十万

株，蔬圃亭舍，鸡犬池阁如村落，山中人多著野服草鞋相迎问”[49]。隐居成了叔子人格修炼中重要的一

环，也是作为遗民的精神追求与自我人格完善的重要生活方式。 

6.2. 叔子广交游，交友甚多，交游跟交友成了叔子实践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面“隐居山野、不闻世事的“肥遁”方式显然在他们反复的拷问下显得过分“消极”了一些，不

足以成为“生”的理由”[50]。广泛交游，拓宽了他的视野和胸怀，也是叔子强烈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延伸。

另一面，叔子交游四方，所交之友也多为遗民，“基于群体的身份认同意识，遗民们为了恢复故国，也

为寻求群体的归属感”[51]。“壬癸之际，私念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于是毁行急装，南涉江淮，

东逾吴浙，庶几交天下之奇士”[52]。叔子在交友时，看重以友为镜来窥探自己的缺点，“生平所交石友

几不下十人，丈人见易堂诸子，颇以直谅相许，而教诲缱绻，则于益禧尤笃，是固同堂同室人也”[53]。
在交友中多受其益，在朋友的帮助下逐渐改善自己的性情和缺点，“朋友讲益，所谓佐使炮制以成是药

之切，免是药之罪者，而不敢受敬乎？”[54]在交友中反省己之过错，提升自己的修养，“出于识见之蔽

者，其失在于学；出于学术之偏者，其害根于心。先生意谓禧之蔽在识见耶？谓偏在学术，则禧之懼甚

矣！”[55]通过交友跟交友，叔子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 
其友有僧侣，皆是国变之初拒不与当朝合作，隐居山间寺庙以求保全遗民志气，“其后捐妻子弃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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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托迹淄衣，识者拟于逊国之雪庵”[56]。“甲申乙酉以来，秃顶批淄衣，二十七年不见人”[57]。这

些僧侣，叔子感叹到“夫僧于真，终于伪；有以伪始，以真终；又或始终皆伪愈不失其真者”[58]。其实

就是以僧侣伪装遗民身份；有隐士遗民，在国变之际，隐居在乡村，“佯狂弃家，变姓名，教授上海县

之穷乡”[59]。；有明忠臣，在明末社会腐败之际，与群奸斗争而死，“时逆阉恣横，公屡疏纠之，削籍

归里，复追逮诏狱，身被毒刑以死，天下痛之”[60]。有不屈服新朝而忠于故国殉国者，“武进吴霞舟先

生，仗节自焚于东海，其先二十五年，其门人江阴李忠毅公仲达劾魏阉逮狱死”[61]。叔子跟朋友之交出

自信仰的趋同，友情颇为深厚，“先生临别握手，泪下沾襟，弟几欲痛哭，恐助哀情，非七十二老人颐

养之道，故鲠涕内下。登舆频回首，望白须颓然，不禁心碎”[62]。叔子所交之友都是遗民，对故国有着

深厚的感情跟忠诚，这对叔子的影响甚大。故叔子一生尤为重视忠孝跟气节。 

6.3. 叔子尤重忠孝跟气节，提倡真道学。 

叔子认为读书人做文章必须以忠孝为根本，“文章之本，必先正性情，治行谊，使吾之身不背于忠

孝信义”[63]。在读到忠孝名臣岳飞受冤而死时，“禧伏读《宋史》，每至贼桧杀岳忠武王飞事，辄椎胸

泣下，呼天自恨不生其时与之同死。盖自古大功至忠之臣，蒙冤以死，未有若忠武王之甚者”[64]。叔子

心中对忠孝气节的追求是其作为遗民最大的心理支柱，也是其最显著的身份象征。 
有为父报仇的孝子，“父冤虽白而仇不诛，则人子不可以一日释，古人所以重报仇之义也”[65]。而

叔子的家庭亦是有极深厚的孝的传统，兄子世杰在其父亡于兵乱后，悲愤难当而亡，叔子为其做祭文时

痛哭“今又以死孝成名，追随吾兄”[66]。在士风日下，变节无耻之士益多的情况下，极其重视气节，“大

节则取义，小节则全身，勿动于名而轻其生，勿牵于不忍而弃其义”[67]。在伦理纲常不复存在的情况下，

叔子极推崇节妇，“古今之称节妇，与忠臣并重，而节妇为尤难”[68]。表达了叔子对气节的无比推崇，

在国变之初兵乱之际，为了保全自身的忠贞和对明朝故国的忠诚，有为国殉国的节妇“甲申乙酉之变，

妇死其夫，子死其父者，不可胜纪；而以妇人从容就义，于吴门又得一人，盖宋子实颖之母”[69]。有夫

死后拒不改嫁，从夫而死，“夏君读书攻苦成疾卒，节妇誓死以死殉”[70]。这些守节的烈女成为叔子心

中对家国忠孝的典型，成了真道学的践行者，在其文集中屡见不鲜，上演了一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

故事，叔子大力褒扬他们，反映了叔子心中那种对忠孝的无比推崇。 
在忠孝观的影响下，叔子作为遗民，满怀深情的纪念那些为国尽职、为国捐躯的忠臣，以直笔写史，

弘扬这些为国尽职尽忠的人。这些忠臣以死践行了中国士大夫追求的最高人格，成为叔子心中的人格楷

模。有为国戡乱的有为志士，保护人民财产于乱世中，“古之抚贼者必我足制贼，贼畏威而怀德，然后

听我”“斩首八千，降敌数万人”[71]，有为国为民至死不屈的谏官，不惧怕重臣，直言进谏，“爵尝

乘驴擅出入东安门，一日与公遇，执其驴付所司，罪状爵，因以撼保”[72]。有身处乱世而廉洁为民之

臣，视天下之民如子，而自己则清贫不堪，“出则步行，应门无纲纪之僕，童子三四人，供事而已。

君之下车也，征税之耗，视前蠲其大半”[73]有心怀公义心，帮扶流民拯救苍生，“扬之乳弃子者翁在

焉，食饥者翁在焉，立赏格拯溺人者翁在焉，桥路唐肆茶药之施，翁无不在焉，甚矣，翁好行其德者

也”[74]。这些人的存在代表着国家希望，也在乱世之中闪耀着无限的人性光芒，成为后世永远敬仰的

对象。 
还有以死践行儒家忠勇观的英勇之士，如蔡维立，在朝廷抵制魏忠贤，后出战宁远大战辅佐祖大寿，

最终巡抚山西，在国难关头寡不敌众，“身轻，不即死，时盛脱铁甲加公肩而气绝”[75]。如涂世名，兵

败被俘，“不屈而死焉”[76]，如刘文炳，身为皇亲国戚，亲身经历了甲申之变皇宫混乱之境，得知皇帝

自绝煤山无力回天，举家自焚，自己“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酬地拜皇帝，一杯酬公主，自饮一杯曰：

此永固报陛下殿下时也。遂自刎”[77]。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在叔子文集中不胜枚举，这些人以生命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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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对国家的忠诚，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叔子不吝笔墨大力为这些勇士书写传记墓志铭，一面是控诉战争

的暴行，另一面也体现了遗民心中对故国无比的怀念和对英雄的无比推崇。 

7. 结语 

“古所谓仕，非如近世用帖括，反掌取富贵，庸庸然资守位，可以坐致公卿也。大者，上引其君于

当道，下不使匹夫匹妇有不得其所”[78]，概括了叔子一生的人格修养追求。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叔子作为遗民，以自己的学问力倡实学，一生推崇忠孝，为清初的学风转向乃至后世留下了一笔丰

富的精神遗产，值得后生敬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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